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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一个人的阳光
■ 王双发

一个人的阳光里
风撵着七月行走
那棵树上渐黄的枝叶
闪发着成熟的光芒

就在那一瞬间
阳光以热烈的姿势
扑面而来 此刻
天空上飞翔的小鸟
嬉闹地鸣叫

阳光粘在地面
正穿越一片黄昏
给每一个生命
包括逐渐庄重的植物
带来丝丝温馨

流水声
■ 石泽丰

把人间的日常说出
需要用怎样平和的语气

流水流经岁月的软骨
山谷中的石头
便成了声带的附着物
这些沉重的断句
演奏旷日持久的绝唱

我掬起一捧水
光阴瞬间从指缝间漏下
它们回到流动的队伍中
不顾我目送
一寸一寸
截断我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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舀一瓢山泉水痛饮，挖一斗白雪煮茶，邀上三
两好友，南窗下品茗吟诗，写字作画，会别有一番
情趣；骑头毛驴闲遛，拄根竹杖散步，深山采药，溪
边寻友，也是妙不可言；看孩子湖边垂钓，让他老
远就向我摇头摆手，怕我惊动他马上就要上钩的
鱼儿，也是一种快乐。

只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住在杜甫笔下的《江村》
好呢，还是到辛弃疾笔下的茅檐前《村居》好？江
村脚下的浣花溪清澈见底，水中白鸥自由嬉戏，头
顶呢喃的燕子在忽高忽低地飞翔，闲着无事可做
的妻子画一幅棋盘聊作消遣，稚嫩的小儿正捣鼓
一根绣花针，敲敲打打要捏一把鱼钩。这样清幽
的夏日景象，谁不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在那里
安度晚年呢？

可在辛弃疾笔下的《村居》里居住，也能让人忘
忧。绿树成荫、花木茂盛的庭院里发生的故事，依
然让人流连忘返。无论是在溪水边锄豆，还是在
小院里编织鸡笼，抑或是在溪头与那个无赖小儿
一起躺在草地上，边看蓝天白云，边剥着墨绿的莲
蓬，这样的田园生活，又有哪个不向往呢？

范成大“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说
的那个地方也不错，乡野明媚，男耕女织，浮云袅
袅，清风阵阵。孩童们怡然自乐地学着大人的模
样在葱郁的桑树底下种瓜玩耍的模样，总让人想
起自己难忘的童年，这种清新、安然的生活甘之若
饴，也越品越觉得有滋味。

还是打个电话给唐代的刘长卿吧，问问他“柴

门闻犬吠”是哪乡何村，风雪交加，寂静的空山忽
然传来一声狗叫，让顶风踏雪的夜归人顿生一丝
温暖。若是有客叩门，主人定会披衣而起，取雪煮

茶，围炉夜饮，畅叙幽怀，说不尽昔日别离苦，道不
尽未来日子甜。

刘长卿电话未接，于是我又加了孟浩然的微信
和陶渊明的QQ，这一下不得了，很多熟悉的人都在
里面，王维、皎然、常建、司空曙、李华、柳宗元、张志
和都在微信群里，QQ群里也不少，打开时，北宋的
林逋和南宋的陆游以及东晋的谢灵运正在冒泡哩。

在谢灵运的《清坐书斋赏韶华》里，无论是松风
煮茗，还是踏雪寻梅，都充满了人世的乡间野趣。
皎然“扣门无犬吠”，拍了半天陆羽家的门，不但没
有人应声，连声狗叫都没有，忙去找陆羽的邻居相
问，人家告诉他，陆羽上山里去了，每天回来得都
很晚，不到天黑你是见不到他的。皎然没有说这
次找陆羽有什么事，但凭他俩都嗜茶的君子之交，
肯定又是闲聊，喝喝茶，叙叙旧。“扣门无犬吠”应
该有两种可能吧，一个是陆羽入山时，把狗也带上
了，一人一狗，一筐一杖，也好相互做个伴，不然进
山的陆羽也孤单，留家的狗也孤单。还有一种可
能，就是交情甚笃的两人走动太勤了，狗都与皎然
熟悉了，还狂吠什么。

就是农家忙碌的时候，那份奇特的田园风光，
依然煞是迷人。无论是“妇姑相唤浴蚕去”，还是

“才了蚕桑又插田”，都充满着人间烟火味，让人心
生羡慕，心归田园。忙也好，闲也罢，乡村都像一
部稀世奇书，让我爱不释手。无论住江南，还是住
塞北，只要有犬吠，有鸡鸣，有村姑，有翁媪，都是
我一心向往的地方，都是我想投入的怀抱。

■ 严敬

兔子（外二篇）
小暑的暑
■ 张宏宇

小暑，是庄稼与土地
最密切的时节
绽放着乡村的激情
斟满了沉甸甸的希望

小暑的暑，大地积蓄能量
阵雨常常来浇灌夏的豪放
素洁的荷花，迎着骄阳亭亭玉立
蟋蟀用动听的音符
消解夏夜的寂寥

小暑的暑，扇子扇开了话题
蝉鸣和蛙鼓押韵
是最抒情的小夜曲
小暑，蝉鸣大作如歌如弦
稻子拔节灌浆，暗香袭来

小暑的暑，夏天热烈起来
浓笔淡墨抒写着一夏的热情

动物档案

生活的坚韧
■ 徐永清

汗水浸渍饱满的谷粒
时间在月亮的臂弯里凝望
窗上的剪纸泛白
夏夜的蚊虫躁动
风从门前的荷塘里吹过来
采莲女的身影在诗词中隐现
谁在村口的小路上走走停停
古老的田野散发野草的香味
刺激记忆里的每一个汗孔
生活的坚韧
是外婆用仅剩的一颗门牙
咬断纳鞋的白色针线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6时05分 印完：9时1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我喜欢母瑞山的月亮，皎洁明亮。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夜晚，我住进了母瑞山。四

周群山巍峨连绵，山色黛墨。中瑞农场场部就“深
居”在四面环山的山谷中。母瑞山是高山盆地，水系
纵横，森林资源丰富，汩汩流淌的山泉，从山岩和树
根的缝隙奔涌而出，清浅无声，最终汇成母瑞河、清
湾河和美女溪三大河流。母瑞河也称滑沟，它起源
于五指山支脉的母瑞山麻罗岭水库山泉，从高山峡
谷中倾泻而下，穿越红军潭，一路浩浩荡荡从中瑞场
部奔腾而过，川流不息，迂回流入万泉河。

这是一条有红色记忆的功勋河流，90年前，琼
崖红军依据山高林密，一直在河流边与敌人开展武
装斗争，10多名红军战士投江牺牲的壮举就发生在
这条河上。母瑞河上有一座桥，是唯一连接起大山
两岸苗寨和通往山外的通道。母瑞山的河水，水流
奔泻豪放，在群山中激荡流淌了数千年，所到之处，
水清岸绿，滋润着人间烟火。

夜幕下，我站在当年红军操练场遗址上建成的
“红军旅馆”楼上，看见了山里一个硕大的月亮从山
坳中缓缓升起，月亮又大又圆，清辉洒满大地。此时
群山静谧，月光皎洁。我下得楼来，信步河边，看那
滔滔河水，仰望苍穹，深蓝夜空里繁星点点，我走月
亮也走。我突然想起李白的“月随碧山转，水合青
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的诗句，此情此景
再恰当不过了。

母瑞山曾两度成功保留革命火种，被誉为“琼崖
革命的摇篮”，创造了“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的奇迹。在这里，我重走红军路：穿越母瑞山革命根
据地纪念园，重温红军琼崖特委、琼崖特委“四大”会
议、琼崖苏维埃政府大礼堂旧址，以及红军师部旧
址、红军潭，红军军械厂、红军军政学校、红军农场、
红军操场、红军医院等革命遗址的血色历史记忆。
每到一处，我轻轻抚摸着简陋斑驳的遗迹，好像与
90年前的他们在对话：对话“山不藏人人藏人”的军
民鱼水情，对话“地当床、天当被”的革命豪情，对话
历久弥坚的“母瑞山精神”。那行军深山密林，与搜
山敌人周旋，忍饥抗疾，流血甚至献出生命的一幕
幕，让我不由得对革命先辈肃然起敬。

我来到“棺材沟”红军古战场，长长的山沟很像
一口棺材，沿西北—东南方向“安放”着。沟里的水
潺潺地往山下流，这里曾战死、饿死、病死了200多
名红军战士。战斗结束后，苗族阿爸上山打猎发现
了红军战士的遗体，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悄悄地组织
了几十个苗胞，把红军战士的遗体掩埋于沟中。一
场大雨后，山坡上竟开满了一种美丽的、不知名的
山花，一片片一簇簇，满山遍野，冯白驹将此花命
名为“英雄花”。凝视着无名山花，我仿佛看见战
士们卧于花丛中，鲜血染红了凄凄青草。举头仰
望天上那轮以红色为底色的明月，仿佛更加清澈
皎洁。

我惊叹于那些安放在战斗旧址上的雕塑，他们

就是那些红军战士活着时生动的呈现。我站在一
尊名为《艰苦岁月》的雕塑前，仔细打量：在战斗空
隙，极度饥饿的小战士依偎在老战士脚下，聆听老
战士吹奏竹笛，小战士听得那么入神，眼睛里充满
无限的憧憬，头上是一轮大大的月亮，可谓月圆人
也圆。小战士也许明天就战死沙场，但红心永远向
着党。悠悠笛声在山谷中回旋，充满了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鼓舞着红军的革命斗志……这座用青铜铸
造的雕塑，成为母瑞山“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的标志。

居住在母瑞山里的人，有着大山一样的胸怀和
刚毅，他们与山上的每一个红色灵魂一道，守望着这
片拥有红色底蕴的青山绿水。在太阳和月亮的轮番
照耀下，他们过着平实的生活：讲琼崖革命故事，承
革命先烈遗志，讲青山绿水理念，添植树造林新韵，
弹特色产业新曲，兴修水利综合改造农田，绘未来发
展蓝图……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感受大山周而复始的
日落月升。山里是大氧吧，青绿清新，很多时候，突
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刷洗着路面，润泽着一块块农
田、槟榔园和绿油油的农家菜地。当小雨蒙蒙，纷扬
而下时，如丝如绸，耐人寻味。山里的雨来得快，去
得也快。雨过天晴，碧空如洗，一轮皓月又会出现在
母瑞山的夜空。

那个夏天的夜晚，我坐在山上旅馆的一扇窗前，
看着山顶天线之上的晚霞慢慢褪去，落霞染红了母
瑞河，染红了逶迤的山峦，炊烟袅袅升起，夜色一点

点地暗淡下来，群山湮没在夜幕中，山下家家灯火次
第亮起，街上霓虹灯闪烁，传来动感的舞曲。直到夜
深了，山里的灯光一盏接一盏地熄灭。这时，我发现
月亮悄悄在山顶上露出半个头，慢慢地爬上树梢，不
一会儿，月亮完全从山那边露出来，一轮红月便悬挂
于黑黝黝的天穹，蔚为壮观。眨眼之间，月亮慢慢变
大变圆了起来，晶莹剔透，仿佛是镶在天空中的一轮
玉盘。月亮离我那么近，那么亲切，仿佛触手可及，
让人心生无限的遐想和情思。此刻山岚尽墨，星月
相伴，山上森林瞭望塔上仍在闪亮的灯光，成了母瑞
山的另一轮明月……

每次到母瑞山，我都无限眷恋山里的月亮。一
到月夜，我便与同事漫步街上，身边是绿树婆娑，月
光落在银碎的河面上。抬头看月亮，大地泻下一地
银光，明亮的月光浮在层层叠叠的树梢上，如水如
带，田边有悦耳的虫鸣声，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带
我“踩月亮”的情景。“踩月亮”，其实就是农人于月夜
巡田放水。我老家的房屋建在一个凸起的山头上，
山下是良田阡陌，一条水量丰富的小溪从田中穿
过。每到旱季，村民为从小溪中引水灌田，便于溪中
挖了一个口子，哗哗的流水于是涌进田中，当水漫到
禾苗的一半时，再把口子堵上。我与奶奶行走在夜
月的田野，仰头看天，天上无云，夜幕里只有一轮圆
月高高悬挂，仿佛是一面镜子。低头看水，水面上跳
跃着点点银光。回头看，远处是镇上的万家灯火。
奶奶挖田埂放水的声音打破了田野的寂静，也惊了
青蛙。月亮、水流声、蛙鸣，汇成了一首月光曲。此
时最是那一轮月影，皎洁，清辉满地。月随人移，心
随月走，一路徜徉下去，乡愁溢满心头。

又是一个月夜，我去了一趟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我与87岁的老讲解员王学广月下畅谈，月光落在王
文明、冯白驹的雕像上，落在王学广灰白的头发和灰
旧的红军装上。他很健谈，一遍遍地向我讲述琼崖
革命故事。山静了，风停了，就连月亮也在驻足聆
听。王学广退休后就来纪念园当义务讲解员，向到
来的游客激情昂扬地讲了6800多场。母瑞山革命
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他今年刚好也讲了23年。
他说：“我今年87岁了，讲好王文明、冯白驹为代表
的琼崖母瑞山革命故事是我毕生的理想，只要身体
允许，我就要把他们的精神永远传扬下去。”

此次再来母瑞山，我发现这里悄悄发生变化了：
一座新建四车道大桥已横跨母瑞河两岸，通向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的路变成了宽大的柏油路，纪念园比
以前扩大了几倍，烈士陵园建成对外开放，中瑞学校
正式更名为“红军学校”，母瑞山水系的三大河流经过
清淤、筑护坡、建水坝，再经岸边植树造林综合整治，
水更清了，岸更绿了。潺潺流水润泽了阡陌良田，填
满了乡亲们的谷仓，从麻罗岭水库引入食用水源的净
水厂正在兴建，从海口羊山大道至母瑞山的快速道即
将建成通车，山羊满山坡、水塘鱼欢跳……如镜、如
银、如水……母瑞山的月，早已注满一片心海。

兔子是袋鼠的兄弟，但兔子的前
腿不像袋鼠那样，可以用来打拳，细
看，它们的前腿都有缺陷，它们的前腿
明显比后腿短。

兔子身上有两处可爱的地方，一
处是它的尾巴，毛茸茸的，柔软温暖，
因为短小精悍而特别叫主人省心。另
一处是它的耳朵，生得很夸张，像两把
尖刀，其实它的耳朵是它身上最柔软
的地方，微微发热，似乎就能听得到很
远地方的动静。

尽管兔子有好的尾巴和耳朵，终
究掩盖不了它腿短的事实。它胆小，
善跑，天上的鹰吓唬它不说，地上的田
鼠也常令它不安，它随时准备逃跑。

它跑得快，像突然冒出的一团黄
烟，眨眼不见，加上灵巧，所以，它理所
当然成了大地上永久的住户。

无疑，大家都羡慕兔子会跑，其中
最羡慕的是黄鼠狼，这位先生不善跑，
遇到紧急情况，它要用放臭屁避险，名
声不大好听。其实，它不知善跑的兔
子也有相当大的缺点，如果跑上坡路，
兔子自然快如闪电，但要是跑下坡路，
兔子的前腿会经常踩空，不免跌些跟
头，这样很误事。

兔子最好的家总是安在麦地，这
时，它的家很阔绰，有青草不说，还有
麦粒，但是，每年五月，麦子成熟，农民
要放倒麦子，兔子一家将要失去庇护，
暴露在狗和鹰的视线里。所以，一到
初夏，兔子要大忙起来，它们得赶快搬
家啊。

◎蜻蜓

一只黑色的蜻蜓，停在窗户旁，它
的腿扒住墙面，好像想以这种不太舒
服的姿势再睡一个懒觉。

朝阳阴凉，露水浓重，没有谁和它
争抢这些食物，而且，它所需不多，一
滴露就会让它活得相当自在。不过，
大家也许不知道，它真正喜欢的美食，
不是晶莹的露水，而是一种气味，它闻
闻这种气味，就能饱肚。天气越热，它
飞得越勤，它会停在空中，吸着空气中
的各种气味。这些气味是草的气味、
树的气味、水的气味、泥的气味。它闻
这些气味活了下来。只有炎热天气，
各种气味才会热烈起来。

每天起床起得最晚的鸟儿，也开
始在舒展歌喉，但这只蜻蜓，睁着大眼
睛，仍在睡觉。

我想，它来到我的窗前，是很偶然
的事情，我俩，因此而有了一面之缘。

◎布谷鸟

又听到了布谷鸟叫。仅仅三声，
就再没有了。如果是在乡村，这时候
不仅白天可以听到它的鸣声，而且在
夜里能够通宵达旦地听到它的呻唤。
它在呼唤它的伴侣，如果它的伴侣始
终不见到来，它会唤到喉咙流血。当
然我没有见过它嘴里流血，但是，听听
它那彻夜不息的呻唤，我相信一丝丝
鲜血真的从它的喉咙里溢出来了。在
乡村，春天，直至初夏，它的呻唤都会
出现在我们的耳畔。

我注意它已经很久了。我常常在
深夜倾听它的哀鸣。它的叫声有时像
灯光一样明亮，有时又非常遥远，非常
纤弱，如丝如缕。这种鸟很可怜，没有
比它更执着的鸟了，年复一年，季节一
到，它准时出现，凄凄切切。二十年前
的黑夜里我常常牵着我妻子的手走走
停停，深夜，在看不见的、远处的角落
里不住地叫唤的就是它。二十年前它
这样叫唤，二十年后依然不变。

它属于春夏，属于雨夜，属于乡
村，它翱翔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总想一窥它的庐山真面目，然
而，夜幕掩盖了它的身影。

有人对它深恶痛绝，起劲地抨击
它的恶德。他们看到的是它的另一
面。

布谷鸟永远在飞，出没于雨夜，更
出没于古人的诗行中，用它的哀鸣叩
击着梦中人的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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